
张暴默不是那种妖冶的演员 ，
也不是漂亮得无可挑剔的演

员 ， 但是张暴默落落大方自有一番不
同。 张暴默的嗓子天生的好， 音域宽，
尤其是特别好听的音域特别宽。

张暴默演唱过许多中外名曲， 《太
湖美》、 《鸽子》、 《天黑黑》、 《鼓浪
屿之波》 等等均脍炙人口， 家喻户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她就被评为 “全国
观众最喜爱的歌唱演员”、 “神州歌坛
十二星”， 并荣获 “80年代杰出表演艺
术家” 等称号。 对于这些辉煌的过往，
如今张暴默很少提及， 面对笔者， 她更
愿意述说自己的宝贝女儿及自己低调的
生活态度。

我曾是母亲的出气筒
她对我说打就打

我小时候， 在家里排行老二， 有个
姐姐， 有个妹妹。 妈妈的脾气很暴躁。
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们也没骂过我们， 但
我妈妈不一样 ， 每回我都是她的出气
筒。

我和她的感情不是很好 。 小的时
候， 她对我说打就打， 也不管部位， 包
括脑袋， 说打就打， 也不管不顾。 后来
我和妈妈聊天， 说到那时候她打我， 她
还不承认。 我还跟她开玩笑说， 你老打
我脑袋， 现在我老是记不起事来。

我是被打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孩子
王， 大家都得听我的， 我不是一个乖孩
子， 是男孩子的性格， 喜欢和男孩子一
起玩， 经常是男孩子玩不过我。 人家孩
子受了欺负就来告状， 我妈妈也不分青
红皂白， 也不管谁对谁错， 上来就打我
一顿。 因此， 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法接
受我妈， 也不跟她沟通， 对她老有忌惮
的心理 。 以至于后来我离开家外出当
兵， 临别时， 我妈上来拉我的手， 我都
下意识的闪躲开， 就是那时候太怕我妈

打我了， 留下了心理阴影， 都跟她觉得
不亲了。

我现在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完全和我
妈妈不一样 。 我怕我和孩子也亲不起
来， 尤其现在都是只有一个孩子。 后来
我有了孩子， 我就觉得不能这样， 要跟
孩子平等， 我也会管教她， 但绝大多数
时候是平等沟通的， 不会无端的打骂，
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当然， 我们
那时候家里孩子都多 ， 大人工作都很
忙， 经济状况很紧， 日子都是拧吧的，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也没什么科学的方
法。

我的名字综合妈爸性格
16岁参军当上文艺兵

很多人对于张暴默的名字感觉特别
奇怪， 但她说其实也没什么深奥， 实际
这名字是父母亲给她起的： “我父亲和
母亲性格反差非常大， 我的名字是中和
了他们的性格 。” 张暴默是上海姑娘 ，
因为歌唱得好， 十六岁就离开家参军。

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有一个老式唱
机。 从小就喜欢刘淑芳老师的歌， 后来
也跟她学过。 她应该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们那时候唱样板戏， 还会唱一些 《战
地歌曲 》。 上中学的时候 ， 在宣传队 。
那时家里来了客人， 我就表演唱歌， 我
姐姐就表演跳舞。

“那时候初中毕业了， 如果不去当
兵 ， 那就得下乡去农村 。 但我喜欢唱
歌， 也喜欢当兵。 1974年， 我16岁就去
二炮文工团当兵。 那时候穿军装像现在
穿时装一样， 可时髦了。”

到了部队， 确实比较艰苦， 我们刚
来的时候先下部队三个月。 那三个月天
天早上就是紧急集合， 练走步。 因为那
时候岁数也不太大， 又怕落后别人， 有
时候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 怕紧急集
合。 虽然军旅生活非常紧张， 但是非常

有意义。
很多年之前我唱了一首歌叫 《火箭

兵之梦》。 火箭兵实际就是二炮， 我就
在二炮整整呆了18年。 那时候每年至少
有一半的时间是在部队和火箭兵战士沟
通， 对火箭兵、 战士有非常深的感情。
我觉得这首歌确实也非常好听， 虽然是
海浪摇， 但是我们火箭兵也在做梦遨游
天空这种感觉。

这么多年的军中生活， 在部队有很
多很多的东西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比如我们去前线猫耳洞的时候， 一对一
的为战士演出， 或者我们去部队演出。

我刚进文工团时候是在合唱队唱合
唱 ， 后来就下部队演出 ， 参加歌唱比
赛。 当时我们团里有独唱演员， 所以就
派她去了， 后来上级部门就说需要有年
轻的歌唱演员参加， 所以团里就派我去
了。 我下部队时候， 已经有过独唱的经
验， 所以就去参加比赛了， 是命令。 后
来我就被选中了， 就这么一路当独唱演
员了。

偶然间成了裁缝师傅
演出服大多是我做

了解张暴默的人都知道， 她不但歌
唱得好， 而且还会做衣服。 她最受同志
们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她十分手巧， 她会
把军裤改得很瘦， 又很时髦。 所以一到
休息日， 总有人找张暴默， 让她裁件衬
衫、 做个假领什么的。

说起做衣服， 其实起因很偶然， 开
始就是玩。 小时候家里有缝纫机， 也没
怎么学， 就是瞎玩。 到了部队， 看人家
扎舞台的幕布， 我就帮忙扎， 结果人家
觉得我扎得特别好 ， 于是就开始干上
了， 后来就开始自己动手做衣服。

那时候总是下部队演出， 我什么活
都干过， 也没条件， 做衣服都是给逼出
来的， 没有衣服就得自己做。 我们文工

团的服装室是我帮着弄起来的。 我做衣
服完全凭感觉 ， 有兴趣 ， 以前也没学
过， 就是敢下剪刀， 当然也出过笑话。
舞蹈队有一个跳独舞的男孩， 在舞台上
演出， 那条裤子的裤裆没裁剪好， 结果
跳的时候， 一个劈叉， 裤裆就开了。 台
下很多人在看演出。 我认为就是我没裁
剪好， 做的时候没看出来， 结果上台就
不行了， 台下都是战士， 那也得坚持跳
完。 当时觉得可笑极了。 通过这件事，
后来我才开始专门研究服装裁剪的技
术， 之前都是摸索着干， 没系统学。

当时文工团没有统一的演出服装，
我们合唱队和舞蹈队的衣服差不多都是
我做的。 当时我们文工团里搞服装的女
孩刘丽， 她都是跟我学的做衣服， 后来
她去美国了， 成了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最早跟我学的， 后来她参加 《北京人在
纽约》 拍摄， 担任服装师。

后来文工团有了服装组， 也就不大
做衣服了。 现在我买来衣服， 经常把它
改了， 进行二度创作， 留下了毛病了。
我自己对做东西有兴趣， 会给我的孩子
做睡衣 ， 因为市场上买不到合适的衣
服 ， 于是就自己做 。 我觉得做得还挺
好， 长的改短了， 短的改长了， 瘦的改
肥了， 肥的改瘦了， 就是玩， 有兴趣去
做。 我就是敢下剪子。

心态单纯的歌手生涯
《鼓浪屿之波》 是我首唱

张暴默说自己那些年的生活是很平
淡的， 但这才是真的东西。 经过多年的
历练， 张暴默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实际
就是心态， 人就更加静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赶上文艺繁荣，
一批歌手被广大群众接受， 我也赶上了
这个时代潮流。 1983年中央电视台新年
元旦晚会 ， 他们找我来唱 《鼓浪屿之
波》。 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那时也没

去过鼓浪屿， 也不知道鼓浪屿在哪儿，
后来才去过。

我们那时候是电视台来求我们上晚
会， 不像现在。 那时候风气也很正， 他
们确实觉得你好、 你受欢迎， 他们才来
用你。 我们那时候也不懂得走关系， 很
单纯， 现在都觉得挺好。

后来流行音乐风行， 人家别的歌手
开始录制唱片 ， 但我在部队 ， 限制也
多， 不能随便的与一些唱片公司合作。
所以录制唱片的机会很少。 那时候很多
歌手都通过唱片红了。 后来我想去中央
音乐学院学习， 但不能脱产学习， 结果
也就没去成。 1983年， 我才真正开始录
制唱片， 已经很晚了， 之前已经出了一
批歌手。

那时候的各种大型演出都少不了我
们， 赚了钱， 要向单位交钱， 单位过年
过节都指着我演出交的钱发奖金呢。 我
和大家拿的钱一样多， 几块十几块的，
除了上缴的钱， 我自己没拿多少钱。

后来的演出机会就多了， 报酬从几
块钱到几十、 后来是几百、 上千， 虽然
没有现在的歌手拿得多， 但在当时已经
是不少了。 第一次赚最多的一次是一个
月差不多到一万 ， 最大的钞票是十元
的 ， 用军用挎包装了一书包 ， 真是了
呀， 没见过那么多的钱。

曾在广电系统呆过几天
档案已经不知去向

因为演唱 《边疆是我温暖的家》 和
《鼓浪屿之波》 等歌曲成名后， 张暴默
告别了自己的军旅生活。 她去了美国，
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国家。 周围的朋友还
是说她根本没有变， 无论在美国还是回
国都没有变。

1992年， 我在保利大厦举办了告别
军旅生涯的演出。 那次演唱会对我自己
是一次考验， 开演唱会需要看机遇。 我

离开二炮文工团时候， 部队还给我颁发
了一个终身歌唱家的证书。

举办告别二炮文工团的演出后就转
业了 ， 不久就去了美国 。 我转业的时
候， 在北京的广播电视系统呆过几天。
因为我的原籍是上海 ， 按惯例要回上
海， 但我要留在北京， 就得有对口单位
接收， 于是就找到了广播电视系统， 把
档案留下来。

当初为去美国， 把关系先落在北京
广播电视系统。 刚开始几年还往人才交
流中心交管理费用， 后来就断了， 档案
也找不着了。 到现在都找不到那家人才
交流中心的办公地点了。

当时出国， 就是为了四处走走， 感
受一下不同的生活 。 我很早就打算出
去， 多年前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都已经
录取我去学习 ， 把简历和作品邮寄过
去。 但由于我的身份问题， 后来也没去
成， 觉得很可惜。

这个经历之后，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
变化就是心态， 年纪越大， 人就更加沉
静。 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骚动、 很
多想法， 现在就淡泊多了。 她认为生活
原本就是很平淡的， 不要觉得生活就是
平平淡淡， 因为这才是真的东西。

办学圆自己的上学梦
为儿童音乐做事是我的光荣

如今的张暴默打扮随性 ， 言谈率
性， 人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和十
年前活跃在舞台上的形象差距不大， 既
不拘谨， 也不张扬， 只是多了几分为人
母后的成熟。

我这辈子好像跟上学一点儿缘分都
没有 ， 小的时候赶上文革 ， 没怎么上
学。 上中学的两年里， 还学工学农， 几
乎没上过课， 后来就当兵了。 我自己与
学校没缘分， 就想着办学吧， 圆了自己
的上学的梦， 给别人创造一个学习的机

会吧。 1995年回国后 ， 中央音乐学院
正好搞一个幼儿音乐班 ， 也找不到投
资， 于是我就给他们投了启动资金。 那
时我在国外 ，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意
向， 想引进外资搞儿童教育， 因为我认
识的人多一些吧， 他们希望我帮忙去沟
通一下， 那我也就帮忙接洽了一些人，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吧， 也都没谈成， 他
们就问我能不能帮忙先把这个计划启动
起来， 那引外资的话是要投很多钱， 后
来让我投的钱就不是太多， 我也和他们
挺熟的， 而且我觉得知识分子也都不是
做生意的， 所以就答应下来了。 确实他
们也都很兑现的， 两三年后就将我投资
的钱还给我了。 之后我也没有拿利润，
我也不想要，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对社
会的一份贡献吧， 我不是说大话， 我觉
得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 能为儿童音乐
教育事业做一点事是我的光荣。 到现在
我也没拿什么钱， 因为我觉得为人民服
务挺好的。

当时学生最小的只有两岁半， 最大
的12岁， 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音乐
和文化教育。 办学的同时， 我每年做两
次中美文化交流， 就是在中国组织艺术
家团体去美国演出， 去年一场 “世纪之
声” 在美国大获成功。 相对于我现在做
的事儿， 唱歌反成为一个副业， 但唱歌
始终是我的最爱 ， 只要有机会 、 有好
歌， 我都会去唱， 即使没有经济收入也
唱， 唱歌是我的精神需求。

热心肠爱管朋友的事
帮徐静蕾忙客串 《我和爸爸》

近年来 ， 张暴默很少出现在舞台
上， 似乎除了一些公益演出， 就只有在
徐静蕾导演的影片 《我和爸爸》 中客串
角色。 这是她至今出演的唯一一部影视
剧， 她说自己完全是帮忙。 拍电影纯属
朋友帮忙 ， 就是玩 。 我的性格就是这

样 ， 热心肠爱管事 ， 特别爱管朋友的
事， 朋友有什么事也都爱跟我说。

我非常感谢还记得我的朋友们， 我
觉得可能老天对我非常恩宠吧， 20多年
前我能够出名， 也算具备了出名的各种
因素吧。 其实对我来说， 我做一切事情
都是随缘的， 包括唱歌。 后来我也去了
美国， 但时间不是很长， 来回走。 现在
我觉得我的全职就是相夫教子， 我40多
才有的孩子， 所以我现在把很多经历都
放在孩子身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踏踏实实地过
好每一天吧。 包括当时我唱歌的时候，
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是真的。
既然选择唱歌作为自己的职业， 那就好
好的去做。 现在我有了孩子， 那我就应
该把孩子教育好， 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让孩子身心都健康地成长， 这就是我觉
得我现在要做好的事情。 我也没有什么
大的志向， 非要怎样怎样。

女儿出生使我心态变沉静
学会和孩子平等沟通

张暴默成名后便去了美国， 在孩子
出生后， 又回到国内。 张暴默说女儿的
出生使她心态变得沉静， 现在感到最快
乐的事， 莫过于与女儿在一起。 对于事
业和相夫教子哪个更重要的问题， 张暴
默选择了后者。

“现在经常有人问我平时都在干嘛，
我说 ‘坐家’， 在家里过日子， 照顾女
儿。 以前也没有刻意的追求事业， 也没
刻意要孩子， 但孩子来了， 也就要了。
我们家现在是开放式教育， 经常和孩子
沟通 。 孩子和大人一样 ， 都喜欢好听
的， 如果她有了优点， 你就要夸奖和鼓
励她， 她就会觉得自己是自信的， 是比
别人强的， 她就会保持。”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 如果你夸奖
他好的一面， 那么他就会永远保持这种
好的地方 ， 并在人前保持这种好的表
现， 不会表现阴暗的东西。

“我不想刻意引导她往唱歌方面发
展， 也没刻意培养她的兴趣爱好， 顺其
自然比较好。 但我女儿说将来她也要唱
歌， 也许她只是知道她妈妈是唱歌的，
跟着学罢了， 不过我听了很高兴。”

“我曾经尝试着给女儿音乐熏陶 ，
弹钢琴、 跳舞、 唱歌……不过， 当发现
孩子有逆反心理时便立即停止了。 我觉
得孩子的启蒙教育应点到为止， 千万不
能强迫她做不喜欢的事 。 女儿4岁时 ，
有一天， 她从幼儿园回来， 突然说想学
钢琴 。 因为人家别的小朋友弹琴特别
好， 所以她也想学了。 可后来她又不想
学了， 就说自己不认识乐谱。 可她的音
乐领悟力很好， 一首歌只要听两遍就会
唱， 而且声音很好听。 我女儿曾说， 将
来她也要唱歌， 也许她只是知道她妈妈
是唱歌的， 跟着学罢了。 我并不想强求
她做这行。 不过我听了很高兴。”

“我怀孕时也没进行胎教， 我女儿
对喜欢的东西无师自通 ， 玩游戏玩电
脑， 她都是自己学会的。 她三个月大的
时候， 我用小篮子把她带回国。 后来教
她学钢琴， 但她没兴趣。 老师为了提起
她的兴趣， 就和她一起做游戏， 结果都
不是学弹琴了， 就是玩了， 后来就不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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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综合妈爸性格， 我曾是母亲的出气筒， 她对我说打就打。
■以前也没学过做衣服， 16岁当兵时没有演出服就得自己做， 敢下剪刀， 自己都是给逼出来的。
■我首唱《鼓浪屿之波》， 但没去过鼓浪屿。
■我自己与学校没缘分， 办学就当圆了自己上学的梦， 给别人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吧。
■我曾在广电系统呆过几天。 我的档案已经不知去向。

离开歌坛的生活不寂寞 □特约撰稿 邢大军

张暴默

张暴默带领孩子们唱生日歌 收藏亦是一种难解之缘张暴默开心地笑


